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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

秦岭怀抱中，大湾铺村如静谧的画卷，被群山环
抱。清姜河如一条银带，绕过村庄，薄雾如纱，为这幅画
增添了几分神秘。深秋的午后，我漫步在这片土地，头
顶的云朵悠闲地飘过，微风拂过村庄，就吹散了薄雾。

虽已是寒露时节，但生命的活力依旧在这片土地上
生长。几户人家门前的柿子树叶子已经凋落，但红彤彤
的柿子却更加鲜艳夺目。石榴树和枣树的果实早已被
收获，只剩下残叶在风中摇曳。花坛里的植物也在为即
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而那些疯长的藤蔓，如顽童，从一
堵墙攀爬到另一堵墙，肆意地展示着它们的生命力。

村中的小学已经废弃多年，但它的墙壁上依旧刻着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偶尔，几位农人扛着农具，从南到
北，从北到南，或吸烟，或喝茶，或闲聊，享受着这宁静的
岁月。鸡鸣犬吠声中，一只花猫慵懒地趴在墙头，好奇
地观察着这个世界。

老高和他的老伴是村里的养羊人，他们每天赶着一
群奶羊，歪歪扭扭地出进于村庄。领头羊的羊毛中夹杂
着灰色，显得格外醒目。羊群的记忆并不太好，老高在
后边赶，老伴在前面领，尤其是在岔路口，老伴还得用竹
竿引导，以免羊群迷路。每天早晚，老高都会把羊群赶
到山腰，让它们边走边吃草。这样宽松自在的放牧，使
得羊奶的产量颇丰，也让老高的日子变得滋润。每当村
里有小孩缺奶，或老人生病，老高总会慷慨地送上新鲜
的羊奶。

古迹

村庄是古道的见证者。老子出关、汉刘邦暗渡陈
仓、南宋抗金英雄吴玠、吴璘的守护，以及1949年解放
宝鸡的英雄们，都曾在这里留下身影。这些历史事件被
绘制在村中的文化墙上，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在《渭滨区志》中曾读到过大湾铺遗址的记载，而
近年来的文物普查更是详细地记录了大致。该遗址位
于村西南50米处，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面积达
10500平方米。曾有人在此处发现陶罐和陶器的残片。
我想起史学家徐旭生先生，他曾在1935年5月8日经过
此地，在日记里记载：“再前，有村，曰大宛铺。”12日，他
又记：“和尚原在益门镇正南。大宛铺有一张先生，曾亲
往。”显然，他是听当地民夫口音而记。

村中有一口官井，井深六七米，井水清澈甘甜，时至
今日，仍在使用。井房的墙壁上记载，这口井建于明正
德十六年，算起来，已有五百年历史。

村子最南头，有一座慈安桥，看似普通，可读了碑
文，方知来历，此桥最早建于明代，桥长6米，宽3.5米，原
为实木结构，桥面铺以石条。桥的两侧雕刻有六条龙，
东西各一条，桥腹一条，共计九条，因此得名九龙桥。清
朝末期，桥因火灾被毁，后由村民筹款重建。

继续前行，是村子的庄神庙，庙前有莲花石雕，庙旁
有石碑，上面刻着灵山老母结缘等字样。但庙宇的建造
年代却无人知晓。庙宇与清姜河之间的平台上，有村民
们在此锄地，也有挑水浇灌蔬菜者，悠然自在。

小道

小道是村外的一条砂石路，与清姜河平行，阳光洒
下，将我的影子拉长，影子成了时间的见证者。小道两
旁的荆棘，在我经过时，发出细微的咯咯声，它们在低
语。微风吹来了崖畔野菊花的香气，芦苇在摇曳，狗尾
巴就安静多了。鸟儿们偶尔掠过天空，清脆悦耳的鸣叫
声，为这宁静的午后增添了几分生机。一只猫头鹰隐藏
在树丛之间，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一切。

走进那片竹林，曾经的尝试依然历历在目。那是春
天时，我曾试图挖取竹根，想要将它们栽种在花盆中。
然而，最终没能成功。竹子们似乎并不适应人工栽培的
环境，它们需要更多的自由和空间。

穿过竹林，路变得越来越狭窄。偶有蜘蛛网挂在我
的脸上。那些随意堆放的木材，更是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只得沿着小路返回，夕阳的余晖依旧洒在我身上。

（作者供职于陈仓公路段)

母亲自幼丧母，她的生父很快再娶，
继母不待见我的母亲，便将嗷嗷待哺的母
亲丢给了她的爷和婆。母亲的爷和婆，实
际上就变成了母亲的父母。母亲的爷和
婆是乡下人，爷上过私塾，见过些世面，更
因为疼惜母亲是没娘的孩子，后来便和婆
执意将不满六岁的母亲送进了乡里的完
全小学。

从家里到乡上的完小走官道得五里
多路，抄近道走小路能少走二里路，但比
官道偏僻得多，要经过一片乱坟岗子和一
个取土壕。那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刚
解放不久，农村人少，冬天野外不时有狼
和野猪出没。天色尚未大亮，黎明的乡间
小路上走着母亲和她的爷。爷孙俩边走
边说着话，爷说人声能把妖邪之类的东西
逼走。爷不但喜欢听母亲背书，还让母亲
唱学校新学的歌和婆教给她的戏，一老一
少的声音在晨曦中传得很远。

婆爱听戏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每逢
乡里赶集或者有人家过红白喜事，县里的
戏班子甚至外省的戏班子赶来献艺挣钱，
母亲说婆便领着她，撵着戏班子跑到离家
十几里外的村庄，就为看一眼喜欢的小旦
青衣。婆在听戏回来的路上反复学着台
上戏子的唱腔，推敲唱腔念白，叫母亲也跟
着咿咿呀呀地学唱。婆最爱秦腔《三滴
血》，尤其爱唱“虎口缘”那一场戏。婆说，丫
头，给婆来段“虎口缘”。我那小小年纪的母
亲便立刻化身为戏中的莲香，用稚嫩的嗓音
边走边唱起来：“未开言来珠泪落，叫声相
公小哥哥。深山寂静少人过，虎豹豺狼常
出没。除过你来就是我，二老爹娘无下
落。你不救我谁救我，你若走脱我奈何。
常言道救人出水火，胜似烧香念弥陀。”婆
孙二人一路吟唱，引得行人驻足观瞧。

班上组织集体活动，母亲作为文艺积
极分子，表演了“虎口缘”。老师说唱得不
错，可惜内容陈旧，要反映新社会新风尚
的，最好是新词。那时眉户戏《梁秋燕》一
经问世广受群众喜爱，曾流传有“看了《梁
秋燕》，三天不吃饭”之说，“菜叶搓绿面，
小蒜卷芝卷，油勺儿吃去香又甜，保管他
一见心喜欢。秋燕只觉心里喜，放大脚步

走呀走得急。”这段梁秋燕唱词最是家喻
户晓，一到放学路上，到处可见女学生嘴
里唱着“秋燕只觉心里喜，放大脚步走呀
走得急。”不止女学生喜欢，农村妇女们大
多都能来上几句。母亲说婆也爱听《梁秋
燕》，时常来一段《三滴血》，再唱几句《梁
秋燕》，爷有时也来几句《周仁回府》和《铡
美案》里的戏词，虽没有婆唱得委婉娇俏，
粗犷中倒也显出荡气回肠。

母亲说她的语文老师认为她身上有
文艺细胞，长大应该从事和文艺有关的工
作，曾建议她参军做个文艺兵，成为毛泽
东思想照耀下文艺战线的一员。在母亲
初中毕业前，她的爷和婆因操劳过度，身
体都不太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母亲
毅然放弃了读高中考大学，而是考取了初
中专，被西安一所全国知名的无线电工业
学校录取。母亲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刚
挣了工资准备报答爷和婆的养育之恩，二
老却先后因病撒手人寰，孙欲孝而亲不
在，令人唏嘘。母亲有好几次做梦，都梦
到婆给她唱《三滴血》和《火焰驹》，而一旁
的爷则是《周仁回府》里周仁的装扮。

母亲从天津调回陕西后，架不住日常
生活的烦劳琐碎，在海河边养成的时髦习
气渐渐被大西北的土气所淹没。有一天，
母亲将她自己和已经上小学六年级的我
打扮得漂漂亮亮，原来她和厂里的同事到
西安出差，忙完事情，带我专程去易俗社
看了秦腔折子戏专场演出。我第一次在

剧场看了秦腔“虎口缘”，觉得台上小旦的
服装和长相比唱功好，我更喜欢看一出叫
《看女》的丑角戏，不时和邻座的观众一起
哈哈大笑。回家路上，母亲说起自己年轻
时不但会唱歌唱戏还会跳秧歌，毕业后到
天津上班，厂里的年轻同事多是来自全国
各地的大中专毕业生，单位经常搞文艺汇
演。我说起在相册里见过母亲那时留着
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和同伴一起跳秧歌舞
的照片，她同事在一旁打趣地问有没有男
青年当年被她的大辫子和秧歌舞迷住
了？母亲笑而不答。后来母亲回忆说，她
在汇演时表演了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
经典唱段：“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
花那个飘飘，年来到。”厂里的一位男青年
扮演的杨白劳唱到：“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爹爹无钱难买来，红头绳扯了二尺，亲手
与儿扎起来。”台下一片叫好声。也有籍
贯江浙一带的男女同事唱了越剧《红楼
梦》宝黛初见的唱词：“天上掉下个林妹
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只道他腹内草
莽人轻浮，却原来骨骼清奇非俗流。”我猜
测母亲在那般青春年华里一定有过五彩
斑斓的梦。

后来母亲从厂里的一个部门调到了
厂子校，子校的阅览室里藏书多且报刊杂
志种类全，母亲在工作之余喜欢坐在阅览
室里静静地读书看报。阅览室的报刊书
籍教职工可以借阅带回家，我就是在那时
候才读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书刊，令我激

动不已，眼界大开。
高三文理分科时，我毅然选择了文

科。高考备战前学习特别紧张，身边每个
同学都在埋头苦读，而我在此时突然迷上
了诗歌。彼时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
期的诗歌热，我陷入对诗歌的狂热痴迷中
不能自拔。看到一本非常有名的文学期
刊推出了几个青年诗人的诗歌特辑，我除
了羡慕他们的才华，觉得只要我努努劲
儿，也一样能写出那种水准的诗歌。学习
之余，几乎每天都要抽时间写诗。诗里有
我不能对人言说的自负与叛逆，有对未来
生活的迷惘和憧憬，当然还有青春期的朦
胧情感，这一切彼时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城
郊厂矿子弟和高中女生该有的情愫，而我
则试图通过诗歌将它们抒发得更为强烈，
更为尖锐。母亲读了我贴在卧室墙上的
十几首诗，皱起眉头，说看我写诗都快魔
怔了，高考作文应该不会考这些吧？我顿
时觉得一向爱好文艺的母亲瞬间变得十
分俗气，有些不屑，也有一点气恼，就和母
亲顶了几句。母亲放缓语气，带有鼓励性
质地说我的诗写得不错，但高考在即，让
我把写诗的念头暂且放一放。母亲说她
年轻时也喜欢诗，和文艺沾边的都喜欢
过。我记起家里的某个抽屉里，放着母亲
多年前的两个诗词摘抄本，纸张发黄，墨
迹陈旧，看着眼前母亲因操持家务变得粗
糙的双手，突然为母亲感到惋惜和心疼。

权衡了一番之后，我暂且放下了诗
歌。然而没几天，我很快又迷恋上了流行
歌曲，嘴里时常哼唱着从收音机里“每日
一歌”栏目和电视上明星演唱会学到的港
台流行歌曲，乐此不疲。一天晚饭时，母
亲一边给我夹菜，一边又就专心备考一事
对我进行了一番批评规劝。我自知理亏，
闷头吃饭。父亲说，孩子想唱就让她唱
吧，心情也很重要的！说完，父亲还用筷
子敲着碗边，唱了一首俄罗斯民歌，那是
他在上高中时跟俄语老师学的。父亲唱
得颇有些陶醉，还面带得意之色地说他老
师曾夸过他有文艺细胞。母亲白了父亲
一眼。父亲冲我眨眨眼，把后面的话咽了
回去。 （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

初冬时节，宝鸡的气温恰到好处，既温暖
又清爽，美景如画，每一处都充满了诗意，让人
陶醉其中。其实，宝鸡的魅力远不止眼前的宜
人景致。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岁月在这
片土地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珍贵印记：古老的建
筑、斑驳的古迹仿佛都在默默地诉说着往昔的
故事。那些源远流长的故事，就如同这初冬的
美景一样，值得人们细细品味，去探寻。

在宝鸡，金台观宛如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
文化的巍峨丰碑。它恰似一位饱经沧桑的岁
月长者，目睹了时光的变迁。金台观不仅是
宝鸡八景之一，还被尊为道教三观之首，更
是一处保存极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其
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宛如一座熠熠生辉的历
史文化宝库，镶嵌在宝鸡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大
地上。

这座古迹坐落于宝鸡市区北部的陵塬山
腰东坡。追溯其源，始建于元末明初，历经多
次修葺，现存建筑大多为明清时期建筑。观内
主要道教古迹与建筑包括山门、玉皇阁、张爷
殿、三丰洞、药王洞等，多依山就势而建，形成
了独特的建筑风格。金台观不仅建筑风格独

特，还因太极宗师张三丰在此修真传道而闻
名。张三丰在这里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如

“瓜皮书”“翻耳瓦罐”“神锄定柱”等，每一个故
事都仿佛是岁月长河里熠熠生辉的珍宝，承载
着往昔的神秘与奇妙，引得后人津津乐道，而
在这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上，还有那静静伫
立的碑林、精美绝伦的铁旗杆，以及汇集文人
墨客的金台书院……它们与张三丰的传奇故
事一同构成了这片土地独特且迷人的文化风
貌，让每位到访者都沉醉其中，感受着历史与
文化交织的独特魅力。

宝鸡金台观碑林是宝鸡市区石碑收藏种
类最多的地方。它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分两
期建设，历时两年完工，共有石碑116通，碑
林呈“回”字型展示，主要包括宝鸡历代出土
的古石碑，以及历代名人、书法家的创作精
品，如《曹全碑》《兰亭序》《前后出师表》《陋
室铭》等。碑刻内容涵盖书法、历史事件纪
念和传统文化底蕴等多个方面。它的建成
开放为金台区旅游增添了一处独特的历史文
化景观。

在金台观的中心位置，矗立着两根高大的

铁旗杆，它们宛如历史的守望者，历经岁月沧
桑，却始终矗立不倒，已然成为金台观极具标
志性的建筑存在。这两根铁旗杆重6000余
斤，回溯往昔，乃是清朝光绪十七年十月所修
建，距今已有100多年漫长的历史。它们诞生
之时，正值慈禧太后当权时期，所以旗杆上铸
有龙凤图案，颇为独特的是呈现出凤在上，龙
在下的样式，在别处着实少见。东边的铁旗
杆，顶部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而西边的则
是一个月亮，一阴一阳，相互映衬，相对而立，
如此巧妙的设计恰恰表明了道教所秉承的阴
阳和谐的理念，也让这两根铁旗杆除具有观
赏价值之外，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与哲学意
味，引得前来游览的人们无不驻足观赏，细细
品味。

除了碑林和铁旗杆外，金台观还有一处宝
藏——金台书院。它坐落于太极源文化景区
南北中轴线之上，宽60米，高23.26米，九开
间，周围带围廊，黄色琉璃瓦建筑顶，仿照明清
时期的建筑风格。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它源于唐，盛于宋，历时千载，是中国古代
教育机构，曾培养出无数杰出的人才。踏进书

院那古朴的大门，脚下的石板路仿佛都在轻声
诉说着往昔的故事，周围的一砖一瓦、一草一
木，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那一间间透着古朴
韵味的教室，仿佛还能看到昔日学子们正襟危
坐，诵读经典的模样，书卷的墨香似乎依旧在
空气中隐隐弥漫。在这里，仿佛穿越时空，感
受到那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学子们孜孜不倦的
学习氛围，让人不禁沉醉其中，对古代教育的
辉煌以及那些莘莘学子为求学问所付出的努
力心生敬意。

总之，宝鸡金台观不仅是一处保存完好的
古建筑群，更是一处探访古人遗存、感受道教
文化的重要场所。它宛如一座承载着历史记
忆与文化精髓的宝库，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等
待着人们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踏入金台观，
处处都渗透着道教文化的韵味：从那些蕴含深
意的碑刻文字，到别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布局，
再到流传已久的传奇故事，仿佛都在轻声诉说
着道教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引领着每
一位到访者沉浸其中，去细细体悟古人的智慧
与精神世界，感受那跨越时空却依旧熠熠生辉
的独特魅力。 （作者供职于太白公路段)

祖国的公路网络四通八达，无论多
么偏远的地方，总有一条公路延伸至
此。而我的心中，也藏着一缕难以割舍
的公路情缘。

如今的道路分类繁多，按行政级别
可分为国道、省道、县道，按使用特点又
可分为城市道路、乡村道路、林区道路
等，不一而足。但我对公路最初的记忆，
却源自于课本上的一条蜿蜒白线。记不
清是哪一篇课文的配图，远处的城市建
筑依稀可见，一条白色的马路从城市里
延伸出来，又消失在视线的远处。那时
的我尚不知它的名称和用处，只觉得它
像一条格外显眼的丝带，将一切都串联
起来，心中对它充满好奇与向往。

我的家乡最初只有一条普通的泥巴
路，它算不上宽敞，在大车通行前，也只
能容许三五人并排行走。一到下雨天，
马路就变得格外泥泞，到处都是坑坑洼
洼，泥点子四溅，就像《呼兰河传》里描述
的水坑一样，一不小心就能摔进去。即
便如此，我也依然喜欢那条公路，因为它
是通往“外面”唯一的大道。只要顺着公

路走，就一定可以走到繁华的集市，走向
更远更热闹的城市，心中满是对未知世
界的憧憬与渴望。

后来，公路开始改变。它被扩宽了，
路面先碾压了石子，又铺上了水泥，变得
十分平坦，远远看去，像是一条汉白玉筑
成的丝带。它与我在课本里看到的景象
如出一辙，在穹顶之下，串联着城市、乡
村与每一户人家。宽阔的公路修好以
后，紧接着又修了通往每户人家门口的
水泥路。这一下，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
了一条玉带。小摩托车可以骑进家门
口，自行车也不必扛着回家了。那时，我
们一群半大的孩子守着公路疯玩，从这
头跑向那头，又从那头跑向这头。

考入外面的学校后，我便乘着车摇
摇晃晃，顺着公路去更远的地方求学。
我才知道，原来水泥路之外还有更舒适
平坦的柏油马路，以及只能车辆通行的
高速公路，那一路的风驰电掣，沿途的风
光如画卷般在眼帘展开，连绵起伏的山
峦、蜿蜒流淌的河流、波光粼粼的湖泊，
沿途经过的城市和乡村，都一一尽收眼

底。我不止一次地靠在车窗向远处眺
望、感叹：“有这样的路，真好。”

或许就是因为有那些细腻的时光，
我与公路之间有了牵连，我对它有了爱
恋。想起那些公路两边总是被打理得妥妥
当当的绿植们在四季里悄然生长，那些花
儿们在春日里含苞待放，夏日里纵情绽放，
秋日里缀满果实，冬日里被白雪珍藏，我明
白，那是因为有一群人总在默默为其守
护。而我，也有幸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
静静守护着延伸至远方的路，看着路边
的花开花落，见证着人们的离别与重逢。

未来的公路还会有变化吗？我不知
道，却还惦念着，期盼着，希望能与它续
写出更多难舍的缘分。或许未来的公路
会更加智能，实现无人驾驶，或许会更加
环保，采用新型材料，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或许还会连接起更多的偏远地区，让
交通更加便捷。但无论未来公路如何变
化，它在我心中的地位都不会改变，那份
与公路之间的情缘，将永远镌刻在我的
记忆深处，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在冬日幽深的静谧里徜徉
我聆听，时间的步履缓缓踱响
万物皆沉浸于深邃的冥想长廊
那是冬眠的序曲，正悄然铺张
如古老诗篇，低吟浅唱

窗外，雪花翩跹起舞飞翔
轻轻拥抱沉睡的大地宽广
为冬眠织就一袭无瑕的白裳
如梦似幻，纯洁了世间的想象

寒风呼啸，肆意穿梭在街巷
却难扰那沉睡心灵的安详
它们温暖的巢穴深处藏
沉醉于冬日独有的宁静与希望

梦里，繁花似锦春意荡漾
夏日里奔放不羁地狂想
秋日金黄满地硕果累累挂枝上
唯有冬日的寒冷与静美相望

这深深的 深深的冬眠时光
让世间喧嚣归于宁静的温柔乡
我静坐于此，细细品味与遐想
这份宁静的力量，如暖流涌入心房

我深知，冬眠并非生命的终章
而是蓄势待发的另一种成长
在冬日的沉睡中静静守望
孕育着春天的希望与无限风光

（作者供职于沣峪公路段）

冬眠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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